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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版本資訊及內容介紹 

2.1 目前流傳版本 

《慈容五十三現》這套版畫目前有許多版本流傳著，並且在書題名稱上也有

少許出入，因此，在進行其他的研究前，必須先將一些版本問題釐清，包括：目

前尚有哪幾套版本在流傳、收藏在哪、各版本的刊行年代、書題名稱差異、各版

本彼此間的關係等諸多問題。 

《慈容五十三現》這個書名只是一個統稱，指的是所有同一母題與編輯內容

的版本。主要是因為此書自清初至民國皆有刊行，不同版本的書名都略有出入，

因此為了方便討論，在本論文中皆以《慈容五十三現》統稱，若需要區分不同版

本時，則另外以藏地或年代區分之，如「上海圖書館藏劉潔敖先生捐贈本」或「清

康熙戴王瀛刻本」等。以下便介紹筆者目前所知的版本： 

1. 「上海圖書館藏劉潔敖先生捐贈本」（圖 2-1-1 至 2-1-59，其中 2-1-23
與 2-1-42 是鄭振鐸藏本，為求整套序號完整性，故在此插入）： 

此刻本並沒有任何文字說明刊刻年代，根據大陸學者林曙雲的看法，認為這

套版畫就風格特徵而言，應為明刻，1但他並沒有再做進一步的闡釋，而筆者根

據其他證據，認為此刻本並非明刻。不過，本節旨在對版本作基本資料介紹，因

此斷代問題將留到稍後再述。本論文中將稱此刻本為「上海圖書館藏劉潔敖先生

捐贈本」，並簡稱為「劉潔敖本」。 

此刻本現藏上海圖書館，筆者親至上海圖書館觀覽此本，並將觀察紀錄於下

面：2 

根據館方資料，此刻本是在 1980 年由劉潔敖先生捐贈館方收藏，由於其本

身並沒有封面註明刊物名稱，因此由館方將其命名為《觀世音像》，索書號

836054。此刻本共有觀音像 51 張，韋陀天王像一張，共 52 圖，此外在文字方面

有〈大慈大悲觀世音普門品經〉4 頁，以及〈李 土采 沐手拜書〉1 頁，合圖與文，

此刻本總共有 57 頁。每圖紙幅寬 26.5 ㎝，高 27.4 ㎝，大致呈正方形。圖像外沒

有加框線，圖上也沒有任何詩句、題名、編號等文字說明，唯一的文字是偶而會

                                                 

1 《明代木刻觀音畫譜》，（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109。 
2 在此特別感謝上海圖書館古籍善本室的人員，熱心幫忙調出捐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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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在畫中石塊、鏡框等物件上的「大雄弟子雎陽侯褱喜印樂施」，應是出資刻

印此書者的名款，類似宗教壁畫上常見的供養人名款，這條名款除了「劉潔敖本」

有以外，稍後將介紹的「清康熙戴王瀛刻本」也有，不過並非隨圖刻上，稍後詳

述。 

裝幀方面，此刻本沒有被裱裝成一本書，而是一圖裱於一對折卡紙內的散裝

冊頁，每冊封面正中央有以毛筆書寫的一、二、三…等國字編號，而封面右下角

處又有鉛筆書寫之阿拉伯數字，兩套數字編碼並不一致，筆者認為鉛筆阿拉伯數

字應該是入藏上海圖書館後由館方所編寫，而國字編號則應是由劉潔敖先生或更

早的收藏者所寫，不過由於確實的情況館方也沒有紀錄，因此無法得知更詳實的

收藏史。 

在圖像順序方面，此刻本的圖上沒有任何標明順序的記號，而冊頁封面的鉛

筆字編號當然無法代表最初出版時的順序，而即使是毛筆書寫的國字編號，在無

法肯定書寫時代、書寫者等問題的情況下，也不能作為參考標準。因此，若想知

道此刻本出版時的圖像順序，或許可以參考其他有順序的刊本，例如稍後將介紹

到的「清康熙戴王瀛刻本」，或者其他更晚的刊本。由於這些較晚刊本中的觀音

圖皆有為每一圖配一首相同的七言絕句詩，並在該首詩前以同樣順序的「慈容 x
現」為題名，因此，既然各晚期版本能有如此一致的默契採取相同順序，我們或

許可以大致推測「劉潔敖本」在出版當時或許也是採同樣編排順序的。「清康熙

戴王瀛刻本」是目前筆者所知最早出現圖像順序的本子，不過因為筆者手上該版

本的圖不多，因此退而求其次，以稍晚的「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戴王瀛重刻本」

之順序為準，以方便論文行文，之後凡提到各刻本的圖像順序時，皆以該本順序

為依歸。關於各種版本細節的排比，皆於【附錄三】中說明。 

「劉潔敖本」目前有現代影印本流通，收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明代木

刻觀音畫譜》一書中。出版社以「劉潔敖本」圖像較精美的緣故，乃以「上海圖

書館藏清刻本」的詩句及順序為骨幹，將該本圖像部分抽換，以「劉潔敖本」的

圖取代之。3根據「上海圖書館藏戴王瀛重刻本」中的圖序，應該有五十三張觀

音像，而「劉潔敖本」缺第二十三與四十二現兩圖，因此上海古籍出版社從鄭振

鐸收藏的明刻本中擷取該二現補上。4 

圖像特色方面，「劉潔敖本」圖外沒有框線，圖像本身十分精緻，尤其是親

見善本後，原來在影印本中看來有些模糊、不起眼的線條，也顯得十分有生命力，

其陽刻線條有細如游絲者，似斷而未斷，表現令人驚嘆的刻工功力。除了線條以

外，常用來表現石塊等背景物件的黑色大塊面印刷也有濃淡變化豐富的墨色，營

                                                 

3 《明代木刻觀音畫譜》，（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109。 
4 《明代木刻觀音畫譜》，（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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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石塊或花瓣等處的明暗效果，十分地精緻，並且在這種整片暈染的塊面上，

可以清楚看到木刻原版片上的木頭紋理，再配合繪刻以不同的石頭紋理，使畫面

層次豐富，讓人捨不得移開目光。 

從圖像的品質判斷，此刻本應該是所有《慈容五十三現》各版本中最早刊刻

者，亦即初版，主要理由是根據對慈容第五十一現的觀察。該圖在各種版本的《慈

容五十三現》皆有出現，但圖像品質卻有天壤之別。以「劉潔敖本」、「上海圖書

館藏戴王瀛重刻本」（圖 2-2）、5「李培楨摹本」三種版本為例（圖 2-3），固然三

版本整體圖像品質本就有高下之別，但至少在第五十一現以外的大部分圖像中，

仍能抓住觀音身為一位中國神明所該具備的東方臉孔及服裝特徵。然而遇到第五

十一現就不同了，因為此圖是以一尊西洋人肖像作為觀音像，如果繪刻者沒有認

真觀察過深目高鼻的洋人輪廓，或對西洋服裝結構不甚瞭解，那麼描繪這尊洋人

觀音時所產生的品質落差，便會比其他各圖更多。在這三種版本的《慈容五十三

現》中，「劉潔敖本」是唯一能精緻表現其他圖像，同時又能精準掌握洋人形貌

的；而「上海圖書館藏戴王瀛重刻本」大部分的圖像品質雖只比「劉潔敖本」略

遜一籌，但由於其第五十一現顯露出太大的落差，臉孔已不見洋人特徵，服裝如

領口、腰帶等處也交代的模糊不清，因此推斷其年代應在「劉潔敖本」之後；至

於「李培楨摹本」的洋人觀音像就更加荒謬，原本在腰部以下應該分為左右兩片

的盔甲，由於繪刻者對西洋盔甲結構不明究理，只一味模仿之前的刻本（而且應

該不是「劉潔敖本」），因此將這地方畫成一個挖空的橢圓形，這種誤解其實在「上

海圖書館藏戴王瀛重刻本」中已見端倪，而「李培楨摹本」將之更為誇張，正是

所謂的不求甚解，以訛傳訛。 

透過以上的比較，「劉潔敖本」為《慈容五十三現》之最初版應該是可以確

定的。至於究竟是何時出版的問題，則將在下一章詳細討論。 

2. 「清康熙戴王瀛刻本」（以下簡稱「戴王瀛刻本」）：題名為《慈容五十

三現》，又別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現存三卷，每圖無框，卷高 18.4 ㎝，寬

12.5 ㎝。6筆者目前不知道原善本藏何處，且手邊只有周蕪編的《中國版畫史圖

錄（上）》中的兩張影印圖版，分別是第一與第四十八現（圖 2-4，2-5）。7其他

圖像則無法得知。 

此刻本與「劉潔敖本」最明顯的不同之處，乃是該本在每圖的空白處多題了

字，文字內容乃說明此圖為慈容第幾現，以及七言絕句一首。倘若「劉潔敖本」

當初便只有印圖，而完全沒有編輯詩句這種內容，則「戴王瀛刻本」便成為這種

                                                 

5 圖版見（明）胡應麟編，《觀音大士慈容五十三現象贊》，（台北市：佛教出版社，1978）。 
6 周蕪編，《中國版畫史圖錄（上）》，（上海市：上海人民美術，1988），頁 79-80。 
7 圖版見同前引，頁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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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的創始者，並且為後來各種《慈容五十三現》版本所仿效。另外值得注意的

是，佳德拍賣公司 2001 年春拍編號 1507 的拍品，據佳德所提供資料指出，此即

為「戴王瀛刻本」，其末尾也署：「大雄弟子睢陽侯寰喜印樂施」。8從公司提供的

第一現圖版可看出與周蕪書中的本子相同，因此可知「戴王瀛刻本」在翻刻「劉

潔敖本」時，雖沒有在同樣的各圖都刻上「大雄弟子」等字，但仍在末尾保留原

刊本出資者的名款，可看出此翻刻者細心之處。 

下面所列，為最近這幾年拍賣市場中出現的《慈容五十三現》資料，但無法

提供圖版，僅略供參考： 

a. 清康熙戴王瀛刻本，《慈容五十三現圖》，1 冊，棉紙，2001 年佳德春拍。

末署：「大雄弟子睢陽侯寰喜印樂施」。9 

b. 清康戴王瀛刻刻本，書名《慈容五十三現》，北京海王村拍賣公司舉辦

的「中國書店 2002 年春季書刊資料拍賣會」拍品。10 

3.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戴王瀛重刻本」（以下簡稱「上圖戴王瀛重刻

本」）：上海圖書館藏有另一套《慈容五十三現》，此本封面沒有題書名，上海圖

書館定為《慈容五十三現圖》，索書號 526267-68，兩冊線裝，書本寬 30.9 ㎝，

高 33.6 ㎝，圖像外有加單線方框，框格寬 22 ㎝，高 27.5 ㎝。此刻本不同於「劉

潔敖本」的，是其除了圖以外，每圖後面還有配一頁的七言絕句詩，詩前題上「慈

容 x 現」。兩冊所含的全部內容，除了圖與詩文，以及分別印在第一冊第一圖，

與第二冊第二十九現上的四印以外，沒有任何其他文字說明版本、年代或作者。

該四印分別是：「善本」、「子晉汲古」、「莫棠之章」、「磊闇所見」（圖 2-6）。 

查「莫棠之章」主人為清代晚期藏書家莫棠，字楚生，貴州獨山人。早年游

宦兩廣十餘年，晚年家住蘇州，頗富藏書，精目錄版本學。莫氏自編有《文淵樓

藏書目》，著有《銅井文房書跋》一書。
11另外，關於「子晉汲古」一印，為毛

晉（1599 年—1659 年）的印，原名鳳苞，字子晉，號潛齋，常熟人（今江蘇常

                                                 

8 東方文化藝術網。華爾森集團·北京五方城文化藝術有限公司。2006 年 4 月 27 日檢索。 

<http://www.eastart.net/articles/paimaizixun/2001jiadechupai/gujishanbenpm2.htm>。 

9 東方文化藝術網。華爾森集團·北京五方城文化藝術有限公司。2006 年 4 月 27 日檢索。 

<http://www.eastart.net/articles/paimaizixun/2001jiadechupai/gujishanbenpm2.htm>。 
10 北方網。2002 年 4 月 19 日。天津北方網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 4 月 27 日檢索。 
<http://art.big5.enorth.com.cn/system/2002/04/19/000316303.shtml>。 
11 黔途網。2006 年 5 月 20 日檢索。<http://www.chiyou.name/page/gzzl/rw/14.htm>。該網站聲明

其資料來源為侯清泉編，《貴州歷史人物》（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筆者查中央研究院、國家

圖書館及整合性圖書目錄，皆沒有收藏此書，而在其他人名辭典中又查無莫堂資料，故才在此以

較為迂迴的方式引用網路資源。筆者所查人名辭典有：張撝之，沈起煒，劉德重主編，《中國歷

代人名大辭典》（上海市：上海古籍，1999）；白曉朗，馬建農主編，《古代名人字號辭典》（北京

市：中國書店，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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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乃是明末十分重要的藏書家，建汲古閣、目耕樓藏書。其餘印章目前筆者

沒有查到相關資料。由於本論文稍後對《慈容五十三現》出版年代判斷的結論，

認為此書最早出版年代無法早於 1656 年，而毛晉活到 1659 年，然而，筆者曾親

自觀察此刻本，發覺其四個印章的印色皆相同，色澤頗鮮豔嶄新，因此可推測這

些印章都是後人為提高此書價值，刻意蓋上。 

圖像本身方面，此本與「劉潔敖本」的相似度極高，僅有少數幾圖添加了天

王像，其他幾乎可說是亦步亦趨的追隨「劉潔敖本」的蹤跡。兩者之間不止圖像

相似，尺幅也相近，並且「上圖戴王瀛重刻本」中原本應有整片皴筆的石塊上，

某些地方卻無故留空，不施皴筆，而留空處正好都是「劉潔敖本」中常出現的「大

雄弟子雎陽侯褱喜印樂施」款字處。此本陽刻線條的韻味與「劉潔敖本」不太一

樣，「劉潔敖本」的線條質感柔軟細膩，此本線條則較有鐵線描的硬骨感，但仍

然十分地細緻。 

筆者查閱上海圖書館藏的本子，其上並沒有註明年代，之所以能得知此本乃

戴王瀛重刻本，乃是透過與二南堂出版，指明為「清康熙戴王瀛重刻本」的圖版

比較後，才作此結論。12雖然林曙雲曾指出「上圖戴王瀛重刻本」是清初刊本，
13但既然前述之「清康熙戴王瀛刻本」是康熙年間刊刻，則其「重刻本」照理說

應該不會這麼快在康熙年間就又重刻，而應在雍、乾以後，如此便不應視為清初

刊本，乃是清中期以後刻本。另外，針對「上圖戴王瀛重刻本」本身特色來說，

雖然從名稱上看來是根據「戴王瀛刻本」重刻，但在圖文編排上卻並沒有採用「戴

王瀛刻本」將詩與圖合於一頁的作法，乃是詩、圖各佔一整頁。 

現代影印出版的《觀音大士慈容五十三現象贊》一書，便是根據「戴王瀛重

刻本」影印而來，但不一定是上海圖書館藏的那本，此外，目前筆者已看過多家

出版社以此刻本出書。14比較特別的是，此書封面上寫著作者為明朝胡應麟居士

（1551-1602），內頁書首還有一篇他寫的〈觀音大士現象靈應記〉。15由於目前所

知最早的《慈容五十三現》版本，亦即「劉潔敖本」，最早也要到 1656 年以後才

可能被出版，16胡應麟此時早已過世，故可知不論胡應麟有沒有寫過這篇記，這

位晚明學者都不可能是《慈容五十三現》的作者或編者。而為何清中期以後才可

                                                 

12 二南堂工作室出版的古版畫電子圖檔中有「清康熙戴王瀛重刻本」的圖。二南堂工作室。2006
年 6 月 1 日。<http://www.bisouth.com.tw/a-3.html>。 
13 《明代木刻觀音畫譜》，（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109。 
14 目前筆者所見，有三家出版社曾經出版過該書，內容、編排皆一致：（明）胡應麟編，《觀音

大士慈容五十三現象贊》，（台北市：佛教出版社，1978）；（明）胡應麟編，《觀音大士慈容五十

三現象贊》，（台北市：廣文書局，1980）；（明）胡應麟編，《觀音大士慈容五十三現象贊》，（臺

北市：華正書局，1974）。 
15 （明）胡應麟編，《觀音大士慈容五十三現象贊》，（台北市：佛教出版社，1978），頁 1-3；（明）

胡應麟編，《觀音大士慈容五十三現象贊》，（台北市：廣文書局，1980），頁 1-3。 
16 關於「劉潔敖本」為何是 1656 年以後才出版，將在第五章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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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版的「戴王瀛重刻本」，卻託名於晚明胡應麟，可能與明清以來猖獗的商業

性仿古行為有關，這種行為不只在書畫，同時也常出現在出版業中。例如蘇州書

賈便以擅長作訛聞名，巧立名目、竄改偽託別地所刻的翻刻本是其慣例，因此判

斷一件版畫作品的年代，不能片面相信序跋之言，乃需從多方面查證才行。 

另外在近年拍賣會中，也曾出現一件「戴王瀛重刻本」。拍賣公司提供的資

料是說此作品為「戴王瀛刻本」，然而此作圖文分頁，與前面所介紹過的「戴王

瀛刻本」圖文合頁的作法不同，並且細究其圖像，乃與「戴王瀛重刻本」相同，

因此應是中國嘉德拍賣公司之訛誤（圖 2-7）。根據該公司資料描述，此刻本書名

為《慈容五十三現》，2000 年春拍品，編號 500，二冊，羅紋紙，鈐印有：「小玲

瓏山館珍藏圖記」、「子晉汲古」、「磊闇所見」、「小畫禪室」。17 

將此拍品與「上圖戴王瀛重刻本」相較，可發現兩者鈐印雖不完全相同，但

都有毛晉的「子晉汲古」印，前面已討論過該印的真偽，只可惜筆者目前無法獲

得此拍品更多圖片，故暫且不能將此印與前述「上圖戴王瀛重刻本」以及其他可

靠的毛晉之印做比對，但至少從前面的比較中可大致推測此拍品上的印章應不是

毛晉本人所蓋。另外，再加上方才提過的現代影印《觀音大士慈容五十三現象贊》

一書前面所附的胡應麟序文，也是不符合出版時間的現象。由種種跡象判斷，這

批屬「戴王瀛重刻本」的《慈容五十三現》，可能從一開始就是有心者基於刻意

偽古的動機而產生的。 

4. 鄭振鐸藏本（圖 2-1-23，2-1-42）：筆者目前沒有看過完整的此本，僅從

現代影本《明代木刻觀音畫譜》得知兩圖。該二圖為第二十三、四十二現兩圖，

乃「劉潔敖本」所缺，故出版社以「鄭振鐸本」補上。按林曙雲所言，鄭振鐸收

藏的是明刻本，但由此本線條看來，缺少「劉潔敖本」特有的纖細舒緩韻味，而

較為硬挺、快速，從製作品質來判斷，似乎是晚於「劉潔敖本」的清刻本。雖是

清刻本，但並非等同於「戴王瀛重刻本」，至於是否是「戴王瀛刻本」則未知，

因為筆者手上沒有「戴王瀛刻本」的第二十三、四十二現兩圖。不過據《明代木

刻觀音畫譜》書中簡介，說道：「…據鄭振鐸先生藏明本補足，…知見的尚有清

康熙戴王瀛刻本。」18由此語氣判斷，雖然撰文者林曙雲將「鄭振鐸本」誤視其

為明本，但至少可以確定「鄭振鐸本」與「戴王瀛刻本」是兩個不同刻本。 

以上是筆者目前所知的《慈容五十三現》版本。總共有四種版本，分別是「劉

潔敖本」、「戴王瀛刻本」、「戴王瀛重刻本」、「鄭振鐸本」。另外，還有一個清末

的毛筆摹本，原件目前不知在哪，但有民國時期的影本存在，藏上海圖書館，民

                                                 

17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2006 年 5 月 30 日。 
<http://www.cguardian.com/odt_show.php?ppcd=art01070050>。 
18 《明代木刻觀音畫譜》，（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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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時期（特指 1912-1949，乃由於此書現藏中國大陸緣故）由上海佛學書局影印，

目前上海圖書館藏有兩本，索書號 560961。書本寬 15.5 ㎝，高 25 ㎝，內頁圖像

有單線方框，欄寬 13.5 ㎝，高 25 ㎝。據此影本描述，原稿乃為光緒二十七年鎮

江府丹徒縣李培楨（字維之）所摹，因此以下皆稱此本為「李培楨摹本」。 

此摹本的圖像順序安排都與前述版本相同，但許多圖中都添加了一小尊天王

像凌空在畫面中，這種作法在方才介紹的現代影本《觀音大士慈容五十三現象贊》

也有出現過，如其第三、十八、二十四現，不過，在「李培楨摹本」中使用的更

為頻繁；19另外，此本的圖像品質不高，人物臉部特徵、衣紋、雲彩等方面的線

條細節，都與前述「劉潔敖本」、「戴王瀛刻本」或「戴王瀛重刻本」相差許多；

文字方面，此本配的詩句與前述凡有文字的版本比較之下，大致相同，但仍有少

數出入，欲知細節請參見【附錄三】。  

2.2《慈容五十三現》內容介紹 

為了能向不通文墨的庶民階級傳教，大多數的宗教宣傳品都會使用插圖，以

輔助甚至代替文字傳遞訊息，這種作法在古今中外皆有例證。在中國的佛教也不

例外，從唐代咸通九年（868）《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精美插圖便可知道，這也

是現存世界上最早的紀年木刻版畫。這種為宗教刊物作插圖的習慣，一直延續到

明清時期，甚至現在，但大多數的作法是以文字為主，插圖為輔，即使有些作品

中的圖所佔面積比文字還多，如南宋臨安賈官人刊本《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贊》，

全書幾乎已等同於一部連環畫，圖下方的文字說明即使拿掉也不影響閱讀，但不

論如何，其中圖片仍緊緊依靠文本而存在（圖 2-8）。這類型的佛教圖像，由於繪

製的內容是依據經文而來，因此皆具有插圖的敘述性格。不僅只是佛教正統經典

的刊物如此，道教宣傳品或一般民間寶卷中的插圖也不例外，其文字或插圖多採

取平鋪直敘的方法，例如明萬曆十年（1582）高石山房本《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

文》（圖 2-9），或者是更早些的明永樂時期《大明玄天上帝瑞應圖錄》（圖 2-10），

台灣學者林聖智描述此作：「在圖文關係上表現了通俗易懂的特性，…作者似乎

盡可能逐字轉譯成圖。」20針對這類宗教插圖的特性，日人島田修二郎指出：  

這種缺乏文字隱喻，以字面上的語譯直譯成圖畫，追加豐富的細

節，對於戲劇性情節的喜愛，與文人畫家力求降低敘事畫故事性的趨向

                                                 

19 圖像與各版本相異之處，皆記錄於【附錄三】之 F 欄，請查閱。 
20 林聖智，〈明代道教圖像學研究〉，《美術史研究集刊》6（1999.03），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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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相反，近於職業畫家的敘事性格。21 

這是對宗教刊物之插圖特色頗具洞察力的看法，現存大量的宗教版畫都可以

支持這論點。而《慈容五十三現》則在這種以敘述性為主的宗教插圖中，顯得格

外特別。基本上，用「插圖」來形容《慈容五十三現》中的圖是不太合適的，畢

竟在目前最早的版本「劉潔敖本」中，除了洋人觀音像附有詩句以外，其他圖片

上皆無一字半句，全書乃是以圖為主體，因此不能被視為插圖。 

《慈容五十三現》中有多圖是承襲前人所創之圖稿而來，並非原創，但是仍

有許多圖目前為止找不到相似的前例，因此不能小覷此書對觀音形象擴充的影響

力。在這些屬《慈容五十三現》所獨有的觀音像中，筆者特別針對幾件較特別者

做介紹，並以圖像特徵為分類方式，將作法相類的合併敘述，也藉此凸顯《慈容

五十三現》之所以吸引人目光的原因： 

1. 展現曼妙姿態：《慈容五十三現》中所畫的觀音，時常有姿態仿若優雅仕

女的圖，如慈容四十二及四十六現，這種斜躺慵懶的姿態在以往佛教圖像中，較

為少見，雖傳統也有如水月觀音結半跏趺坐姿這種較輕鬆的姿態，或是像傳元代

柯九思，實為明代人所做的〈畫大士〉所表現的姿態，與四十二現相類，但是像

四十二現的觀音以手遮口，似有女兒嬌態，或慈容四十六現的觀音手持如意半躺

榻上的作法，卻是少見的。其他像慈容十九現也是將觀音畫成嬌羞的背影姿態，

只不過此圖在傳丁雲鵬〈觀音二十二聖相〉中已經出現過，較無法當作《慈容五

十三現》本身的特色來看而已。 

2. 針對衣紋做變化：有些觀音像的衣紋處理得十分特殊，如慈容二十三現

便以指紋狀的紋路描繪衣紋，並且似乎因此使觀音身軀簡化的較為幾何型。就目

前所知，此圖最早是出現在《慈容五十三現》的「戴王瀛刻本」中，因為「劉潔

敖本」缺二幅觀音圖，按照「上圖戴王瀛重刻本」的次序看，此圖應就是「劉潔

敖本」原本所缺之圖。另外像在慈容二現中，觀音衣襬的設計乃以一個個較小的

渦捲紋羅列而成，這種裝飾的手法，在晚明便曾出現過，像是萬曆三十七年（1609）

王圻在金陵刊刻的《三才圖會》中有幅「白衣觀音」圖，其裙擺便是同樣的作法

（圖 2-11）；又如明末清初著名人物畫家陳洪綬所做的〈雅集圖卷〉中的觀音，

也以密集的渦捲紋裝飾菩薩裙襬（圖 2-12）。從這些圖像資料推測，這種富有裝

適性及視覺效果的衣紋作法，應該是明代逐漸發展出來的。目前為止，筆者尚未

找到比這張慈容二現更早的相同圖像，因此這張圖或許有可能是由《慈容五十三

現》所創之稿，倘若真是如此，則可知道《慈容五十三現》繪稿者的實力不容小

                                                 

21 島田修二郎，〈中國の說話插繪について〉，收於《中國繪畫史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社，1993），

頁 516-38，本文所引乃轉引自林聖智，〈明代道教圖像學研究〉，《美術史研究集刊》6（1999.03），

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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覷。 

3. 利用身邊物件製造視覺效果：在慈容二十九現中，描繪一個手提魚籃的

觀音，雙腳踏著玉瓶，從瓶口有一道清泉流出，跟在觀音身後的善財童子，便踏

在這道清泉的水花上，頂禮膜拜；另外像在慈容四十一現，有一位坐在華麗大蓮

座中央的觀音，其蓮花乃由左下方一只雙耳瓶口冒出的雲狀枝條所長出。22類似

畫法而年代稍早的例子，可以在台北故宮藏的傳宋代賈師古〈大士像〉看到。大

士手中拿著一個形狀相同的瓶子，瓶口流出一道似煙似水的東西（所謂的八功德

水），並在末端捲成雲紋，頂端生出一朵蓮花（圖 2-13）。查這件〈大士像〉其實

並非宋畫，從皴法及人物衣紋線條看，應為明代早期的作品。23雖然也許在元代

或者更早就已有類似此畫處理雲、水等的作法，不過，似乎明清時期更為常見，

尤其是在傳丁雲鵬〈觀音二十二聖相〉中，這種作法被發揮的淋漓盡致，如（圖

2-14、2-15、2-16）。24歸納種種畫法，其皆是利用如雲、水、瓶子等觀音身邊常

可見到的東西，經過畫家巧思安排，而成為引導觀眾視線、加強畫面活潑感的工

具。 

4. 納入西方圖像：慈容五十一現中的觀音，乃是一西洋人。《慈容五十三現》

在該西洋人像後方加上淨瓶、柳枝、龍女，如此便將此像當作觀音，著實是大膽

而新鮮的作法。在十七世紀初出版的《程氏墨苑》中雖也有西洋人像，但出版者

的出版動機，與宗教並不相干，不論是西方的天主教或中國的佛教都是如此；然

而《慈容五十三現》中的洋人觀音像卻不是如此，該洋人原畫雖與天主教無關，

但它出現在《慈容五十三現》中，卻因為背景的配件，而實實在在的被當作觀音

像看待，這是就翻刻西洋圖像的目的而言，《慈容五十三現》與《程氏墨苑》最

大的不同之處。 

以上便是透過簡單介紹《慈容五十三現》中的幾張較特別之圖像，呈現此書

的特點。特別再次強調，上面這些圖是目前尚未在《慈容五十三現》之前的作品

中出現過的，因此可算是原創圖像。另一方面，《慈容五十三現》中也有許多繼

承前人的圖像，主要的來源是傳丁雲鵬〈觀音二十二聖相〉以及明清之際的一些

版畫刊物或繪畫，如在 1603 年的《顧氏畫譜》（又別名《歷代名公畫譜》）中有

兩圖，當然，這兩圖有可能也是《顧氏畫譜》臨仿其他前人作品，然而目前尚未

發現這樣的例子；25另外有一圖可在《三才圖會》等晚明版畫中看到；26還有一

                                                 

22 此處所形容的慈容四十一現這張圖，是專指「劉潔敖本」中的，而其他版本的《慈容五十三

現》中之四十一現，並不是同一張圖，乃換成丁雲鵬〈觀音二十二聖相〉之一圖，詳見【附錄三】。 
23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輯，《觀音特展》，（台北市：故宮，2000），頁 191。 
24 同上引，頁 64、65、75。 
25 （明）顧炳 輯，《顧氏畫譜》（石家庄市：河北美術，1996），頁 28、34。凡關於《顧氏畫譜》

的圖版皆引自此出版物，後文不再註釋。 
26 關於與此圖相似的幾個晚明刻本有《三才圖會》、《仙佛奇踪》、《寂光鏡》，相關圖版皆參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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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與晚明版畫《佛說觀無量壽佛經》類似；27另有兩圖分別與現藏大都會博物館

的萬曆年間〈蓮池觀音/Guanyin by a Lotus Pond〉立軸，以及日本鎌倉私人收藏

的明代〈南海觀音/Guanyin on Potalaka〉立軸相同；28最後，還有一圖與 1668
出版的《凌烟閣功臣圖》中一圖相同，但不確定是誰先使用此圖。29關於以上承

繼前人圖像的部分，將在後面章節詳述，並可參見【附錄三】。 

以上是對《慈容五十三現》圖像部分的大略介紹。由於「劉潔敖本」之後的

版本，皆是一圖配一詩的編排方式，故在此也對這些較後來版本中的文字部分稍

做敘述。這些詩句體裁統一為七言絕句，在詩前另題「慈容 X 現」說明該圖與

詩的順序，《慈容五十三現》中各圖的順序，便是由此而來的。這些詩句主要從

禪宗語錄節錄而來，並加以稍做修飾以更符合圖像。由此可以看到，雖然是一圖

一詩，但整體版面安排仍是以圖為重心，且字隨圖作修訂，文字僅為錦上添花之

用，最終出版者關切的仍是視覺性，因此這些字也是用各種字體書寫，讓人在閱

讀之餘，仍持續被各種豐富的視覺效果包圍著。 

2.3 出版地 

關於《慈容五十三現》出版地的問題，除了「劉潔敖本」中簡單提到的「雎

陽」以外，並沒有其他文獻資料。 

「劉潔敖本」中的洋人觀音圖下方有字寫道：「慈容五十三現…（詩句略）…

雪山介頭陀輯。」透過這款字句，可知此書的編輯者是「雪山介頭陀」，可惜其

人生平已無可考，無法查出其活動地區；不過出錢刻印此書者在書中其他許多圖

上隨處印的款字「大雄弟子雎陽侯褱喜印樂施」，卻提供了一些出版地點的資訊。

林曙雲對此款整句的解讀，乃將「雎陽」視為地名，「侯褱」視為人名，30筆者

認為這種解讀有待商榷。首先，「大雄弟子」乃稱自己為佛弟子之意，因梵語

mahā-vīra，前一字是大，後一字是無畏，中文翻成大雄，是為偉大英雄之意，乃

是佛之德號；而由於「褱喜印樂施」之「褱」通「懷」字，本句應指此人乃「懷

著歡喜的心施印此書」，因此「雎陽侯」應一起讀，指的應該是此出資者在雎陽

的某種頭銜或官名。31另外，「劉潔敖本」中以四紙印成的〈大慈大悲觀世音普門

                                                                                                                                            

心慧，《中國古代佛教版畫集（二）》（北京市：學苑，1998），頁 134、157、166，後文不再註釋。 
27 圖版參見周心慧，《中國古代佛教版畫集（二）》（北京市：學苑，1998），頁 180，後文不再註

釋。 
28 Marsha Weidner ed., Latter Days of the Law: Images of Chinese Buddhism, 850-1850 (Lawrence, 
KS : Spencer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Kansas, 1994), p.360. 
29 圖版參見（清）劉源，《凌烟閣功臣圖》（石家庄市：河北美術，1996），頁 49。 
30 《明代木刻觀音畫譜》，（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109。 
31 針對「雎陽侯褱喜印樂施」幾字的斷句方式，傅申教授當面與筆者討論過此問題，傅教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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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經〉之第一頁第一行下方，也印有「雎陽法施堂藏板」幾個字，由此可知此書

出版後，其原版片曾由雎陽這裡稱為法施堂的地方收藏。 

既然此書的出資者是「大雄弟子雎陽侯褱喜印樂施」，版片又為「雎陽法施

堂」所藏，則一般說來，《慈容五十三現》的出版地點應該多少與雎陽這個地方

有點關係。 

林曙雲曾查證雎陽地名在古代有三處，一在今河南商邱地方，一為安徽壽春

縣，一為今江蘇盱眙，不過他對於究指何處則持保留，沒有進一步指明究為何處。
32根據相關參考書籍，雎陽的確與該三處有關，不過在不同時代，其地名曾多次

變異，大致情況如下：33 

「雎陽」若是指城市名稱，可指西周、春秋時宋國都城，位在今河南商邱縣

南；34另外也可指「雎陽縣」，分別為今河南商邱縣南一里處、今安徽壽縣，以及

今安徽明光市東北六十里女山湖鎮處，35從地圖上看該處，應今盱眙一帶（圖

2-17）。林曙雲所說的古代雎陽三處地名，應是指這三處。這三處雎陽相差有些

距離，不過另外有關於「雎陽郡」的記載，乃唐天寶元年（742）改宋州置，治

所在今河南商邱縣南，轄境相當於今河南柘城、夏邑經北，雎縣以東，山東曹縣、

單縣以南，安徽碭山縣以北地，乾元元年（758）復為宋州。
36從地圖上看來，這

個範圍主要也是圍繞著商邱為中心，而與安徽壽縣、盱眙頗有一段距離。從這些

資料來看，似乎大部分的「雎陽」地名，都在河南商邱一帶，而安徽壽縣、盱眙

兩地則雖也曾被稱作雎陽，但從時間長短來看，顯得資料較為單薄。那麼可以就

此說雎陽便是今河南商丘一帶嗎？更進一步分析上述三個地方的歷代地名變

革，便會發覺這三者其實都沒有充分的理由成為《慈容五十三現》中所指的出版

地「雎陽」。主要原因在於三者皆在明代以前，或是在明代初年便被改為其他名

稱，以商丘來說： 

雎陽縣，秦置，屬碭郡。治所在今河南商邱縣南一里。…[隋開皇]
十八年（598）改為宋城縣。…金承安五年（1200）復為雎陽縣，…南

                                                                                                                                            

法與筆者不同，乃認為「雎陽」為地名，「侯」為當地某族姓，因此整體讀來，是指「雎陽這地

的侯姓人士或家族歡喜捐資刊刻」之意。在此附帶說明，以供學界參考。 
32 《明代木刻觀音畫譜》，（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109。 
33 筆者曾翻閱以下幾種地理辭典：靑山定雄，《讀史方輿紀要索引中國歷代地名要覽》（台北市：

洪氏出版社，1975）；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5）；鄭樑

生，吳文星，葉劉仙相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六卷）》（台北市：三通圖書，1984）。又以後

兩者為本文主要參考書。 
34 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5），頁 2690。 
35 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5），頁 2690。 
36 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5），頁 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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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紹定元年（1228）改為宋城縣。元復為雎陽縣，…明洪武初廢。37 

商丘…漢置雎陽縣，後因之，隋改宋城，唐、五代、及宋俱因之，

金復曰雎陽，元因之，明改曰商丘，為河南歸德府治，清因之。38 

從這兩筆資料顯示，商邱一地被稱為雎陽的時期，主要是在漢魏時期，自隋

代改名為宋城後，後世除了金、元兩朝仍稱之雎陽，其餘各朝代皆以不再以雎陽

稱此地，尤其是雎陽縣在明洪武初年便已被廢，改稱為商丘，並且清朝沿襲此作

法的事實。 

而其他兩處位在安徽的古雎陽又如何呢？關於今安徽壽縣： 

壽，今縣名，安徽鳳陽縣西南百八十[華]里，…春秋六蓼國地，戰

國楚壽春邑，漢置壽春縣，…後避諱改曰壽陽，南宋（筆者按：指南朝

宋）曰雎陽，南齊時入魏，復曰壽春，…元改為安豐路治，明復改壽州，

清因之。39 

由該筆資料可知此地被稱為雎陽的時期，僅有南朝宋這段時間，其他前後朝

代皆以壽春、壽陽或壽縣稱之。在明代，此處即稱為壽州，清代沿用之。將南齊

至清初這段時間加總起來，此處不再被稱為雎陽也已有一千多年，則對當地居民

來說，「雎陽」這個古老的地名按常理不太可能仍有人知道，並拿來自稱「雎陽

侯」或建造「雎陽法施堂」。 

至於安徽盱眙，有文獻提到：「雎陵，南宋僑置，屬南兗州盱眙郡，北魏改

雎陽。…隋改化明。…唐改招義。…宋改招信，今安徽盱眙縣西五十（華）里。」
40可知此處被稱為雎陽，僅在北魏時期，情況也與前兩者大致相同。既然這三處

在明清時期皆已不再被稱作雎陽，那麼《慈容五十三現》中所稱的雎陽，又應該

是指何地呢？ 

明朝曾經在今安徽宿州市城內，設置雎陽驛：「洪武十年（1377）遷於州城

東，有驛丞。清乾隆八年（1743）廢。陸深《停驂錄》謂『宿州有雎陽驛，以雎

                                                 

37 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5），頁 2690。 
38 鄭樑生，吳文星，葉劉仙相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台北市：三通圖書，1984），卷一，

頁 323。 
39 鄭樑生，吳文星，葉劉仙相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台北市：三通圖書，1984），卷一，

頁 381。 
40 鄭樑生，吳文星，葉劉仙相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台北市：三通圖書，1984），卷一，

頁 210；卷二，頁 745；卷三，頁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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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在其南。』」。41另外有一些文獻，提到在今安徽宿州市西北有一雎陽山。《清史

稿》記載：「諸陽山，一名睢陽山，在睢水之陽，睢水自河南永城入。」42 又《大

清一統志》記載：「諸陽山，在宿州西北三十里，魏書地形志雎定陶有雎陽山，

州志以山在雎水之陽，故名。雎陽或曰諸陽山。」43這些資料皆是針對明清以來

的地名描述，因此可以確定在清初當時，便有以雎陽之名，稱呼宿州西北三十里

處的這座山，即雎（諸）陽山。從地圖上看來，宿州市距離商丘，也就是古代的

雎陽行政區也頗近，又有雎水流經附近的雎陽山南側，符合「雎水之陽」的命名

意義。相較於之前討論的三處古代雎陽，此處資料顯示的雎陽地，應該才較有可

能是清初人們口中的「雎陽」，也較有可能是清初出資刊刻《慈容五十三現》者

的所在地。 

不過，在此需特別注意的是，雖然出資者是雎陽人，且版片也藏在雎陽地，

但卻不保證《慈容五十三現》一定是在當地刻製，也可以委託外地的刻書坊製作。

主要理由在本文緒論中介紹徽派風格時便曾提過，乃關於徽派在萬曆以降，尤其

天啟、崇禎之後，作為徽派代表的黃氏名工作品，便已多出自蘇杭，徽州本地反

而很少的這種現象。44因此雖然從雎陽地的考證，知道《慈容五十三現》可能是

安徽宿州市某人出資完成，但就其真正刻製地點而言，卻較有可能是委託外地刻

工所為。另外，前面已指出許多明清以來與《慈容五十三現》有圖像重疊的版畫

作品，歸納這些作品的刊刻地點，如《顧氏畫譜》刊於杭州、《三才圖會》刊於

金陵、《凌烟閣功臣圖》刊於蘇州、《芥子園畫傳》康熙年間本刊於金陵、光緒本

刊於上海，從中再次可看到蘇、杭、金陵這幾個出版重鎮，而到晚清則可看到上

海的崛起，這幾處都是當代人文薈萃、經貿發達的地方，也是出版業發達的必要

條件。種種理由，是讓筆者傾向認為《慈容五十三現》較有可能在金陵、蘇州或

杭州三者之一刊刻，而非雎陽本地刻的原因。 

 

 

 

 

 

                                                 

41 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5），頁 2690。 
42 趙爾巽等纂，《清史稿》（台北市：新文豐，1981），頁 261。 
43 （淸）和珅等奉敕撰，《大清一統志》，卷八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全文版」（香港：

迪志文化，1999），國立台灣師範大學，2006 年 5 月 24 日檢索結果，關鍵字「諸陽山」。 
44 薛冰，《插圖本》，（南京：江蘇古籍，2002），頁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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